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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的欲望叙述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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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小说产生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急速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人心态形成了它不同寻常的面貌。
其特有的欲望叙述不仅表现为颠覆传统的“过度之经济”，而且其“女性想象”和“城市书写”都带有强烈的现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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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产生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急速转型时

期，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人心态形成了它不同寻常的面

貌。为数众多的小说家将自己的笔锋对准花街柳巷中的

倡优生活，尽情地勾勒淫靡香艳的肉感图景，其描写的尺

度之大，常为后世的评论家诟病。鲁迅虽然早年学医，深

知“食色，性也”的道理，但是也持伦理的批评，他在《中国

小说史略》中将这些作品统称为“狭邪小说”( 202) 。先生

言下之意，这些作品是“不守正道”的小说形式。这种批

评方法对晚清小说的研究可以说影响至深，从“五四”一

直到现在中国学界都回荡着这样的声音，评论家们要么

抱怨这些小说笔法粗糙，充满各种陈词滥调; 要么站在传

统儒家的道德立场，公开指责这些作品诲淫诲盗。总而

言之，它们属于情色文学，这种“低劣”的文学形式只能

败坏读 者 的 良 知。然 而，在 西 方 学 术 界，王 德 威、李 欧

梵、韩南、刘剑梅等一批富有才华的学者对这些作品却

另眼相看，他们不仅摆脱了国内学者长期抱持的道德立

场，而且创造性地将“现代性”( modernity) ，这个西方文

化理论研究的关键词，架构到中国晚 清 小 说 的 研 究 之

中。他们从现代性的角度，不仅大胆肯定了这些小说中

“耸人听闻”的欲望叙述，还进一步挖掘出这一叙述所负

载的现代文学内涵。对于晚清小说而言，这无疑是研究

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本文将以欲望叙述为线索，从不同

侧面考察晚清小说与现代性的关联。

一、晚清小说的“欲望叙述”与

“过度之经济”

早在晚清以前，一些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就涉及男女

私情。南朝的“宫体诗”、“艳情诗”就是典型的例子，不

过，这些作品温婉含蓄，绝无淫秽之意。然而，到了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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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的欲望叙述与现代性

在《金瓶梅》、《浪史奇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艳

情小说中，作家们就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陈其事。晚清

小说的出现，不仅大大拓展了欲望实践的空间，而且在纵

情声色方面与明代小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春帆

的《九尾龟》、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陈蝶仙的《泪珠

缘》、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等作品都有大量的性爱描

写，其露骨的程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这是否意味着晚

清小说家较之前人更加猥亵? 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分

析，他们的情色想象和欲望叙述其实富含深意。譬如在

《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将这些话语称为“过度之经

济”( economy of excess) :“世人通常以为在妓院纵情声色

乃浪掷身体，既耗精神，亦损财力，有害‘正常的’社会交

往和两性行为。在倡优床榻挥霍性欲而至过度的地步，

既无助于修身齐家，尤威胁传宗接代，所以在妓院里不断

浪费支出，真真阻碍了( 身体、欲望、资本) 经济的积累。

风花雪月之所得，每以伦理与经济领域之所失为基础”
( 69) 。这 段 话 有 何 深 意 呢? 这 还 得 从 传 统 的 价 值 观

说起。
众所周知，修身养性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历代学

者对此都有所讨论。老子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道

德经》)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 《孟子·尽心章句

下》) 。魏晋桓 宽 有 言: “放 情 者 危，节 欲 者 安”( 《政 要

论·节 欲》) 。汉 代 刘 安 也 说: “省 事 之 本，在 于 节 欲”
( 《淮南子·诠言训》) 。清代教育家申居郧也反复强调:

“纵欲之乐，忧患随焉”( 《西岩赘语》) 。节制自己的欲

望，不仅有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能够躲灾避祸。至于人的

本能欲望，或者说原始性欲，在古人的眼里，只是为了传

宗接代。乔治·巴塔耶认为这一传统中包含着一个重要

的原则，即古典的功利性原则。这种原则将人类的实践

活动统统纳入到“有用的”( useful) 评判框架之中，它强调

“生产”、“投资”和“积累”，反对任何形式的铺张浪费。
巴塔耶认为，这是一种目的论的经济学，为了实现利润的

最大化，因此需要各种各样的盘算、计谋和手段。巴塔耶

相信，这种以攫取和占有为目的的有限经济既不是最初

的经济活动的本质，也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唯一样式。
实际上，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有两种不同的消费模式:

一种是生产性的消费，这种消费是为了别的生产目的，或

者说，是为了别的生产目的而消费，从而更好地占有和积

累; 另一种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这种消费没有任何功利性

目的，只是为了消费本身( 汪民安，“色情”190) 。巴塔耶

将这种非生产性消费称之为“耗费”( consumption) ，也就

是王德威所提到的“过度之经济”。这种过度之经济，从

来不权衡利弊，也不图回报，它是纯粹的浪费。人类反常

的性行为( 即不以生殖繁衍为目的) ，特别是毫无节制的

征性逐欲，就属于这种经济。在文学叙述中，它到底有何

价值? 晚清小说家为何要如此浓墨重彩地来渲染它? 并

且，一反常态地从事色情文学的写作?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巴塔耶。从

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他曾将世界划分为两类: 世俗世界

和神圣世界。前者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随着人

类理性的发展，人性逐渐战胜了兽性，和其他动物区别开

来，并且建立了一个世俗的世界。但是，由于兽性只是被

暂时地压抑，而无法被彻底根除，所以一有机会，它就会

对人性伺机反扑。为了遏制兽性，人类确立了一系列的

道德、禁忌和法律。这些道德禁令———它们作为人类文

明的标志———不仅将性定义为色情，而且对它实施围追

堵截，将其驱赶到阴暗的角落。这样一来，性不但被妖魔

化了，同时也被非法化了，只有夫妻之间的性事才得到世

俗世界的许可。巴塔耶所倡导的神圣世界就是对世俗世

界的僭越。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如果说人类摆脱兽性

确立起人性是辩证法的“第一次否定”，那么，“第二次否

定”就是通过对欲望和色情———这种“过度之经济”———

的充分肯定来冲破世俗世界的禁令。因此，这种性欲耗

费不再是人类兽性的回归，而是一种源自个体生命的抗

争精神。它违逆的目标，就是世俗世界的纲常伦理，以及

各种法律和禁忌。

当然，人只能生活在世俗的世界里，需要接受世俗世

界的各种规制。只有在诗人、作家、艺术家的笔下，人类

才会遭遇这个神圣的世界。晚清小说，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得到了西方评论家的认可，并被他们赋予了完全不同

于传统浪漫和情色小说的现代意味。当有人执意从伦理

的角度对晚清作家痛加挞伐时，王德威却强调指出，“恰

恰因为晚清狎邪作家缺乏节制，甚至视之为一种方便，传

统定义的性、经济与文学的交换，以及消费、生产、支出等

模式才不得不重新估算。我们必须正视晚清狎邪小说在

想象性、经济与文本资源上的独特方式”( 70-71 ) 。这些

作家不仅翻新了前代小说的欲望叙事学，而且通过对传

统价值观念的颠覆促进了现代个体意识的兴起。
在小说《禽海石》中，秦如玉和少女阿纫是一对相爱

的情侣，但是由于父母反对他们订婚，以及接踵而至的战

乱使他们各奔东西。当秦如玉在战乱中千辛万苦地找到

阿纫时，她已经遭人所害，奄奄一息。韩南教授认为，这

部小说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应当对他的悲剧负责的，

并非传统的婚姻制度。他的父亲虽然起先反对订婚，但

最后还是被说服了。从另一方面说，少女的父亲尽管保

守，但还是一直愿意接受这对年轻人的婚事的。悲剧的

首要原因是义和团起义和外国入侵的威胁使得其中一个

家庭被迫逃亡，恋人因而分离。如果两家一同逃走，或都

没有逃走，恋人们可能就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结婚”( “中

国”179-80) 。这一分析尽管有他的道理，却过分拘泥于

小说的叙事形式，而忽略了它的思想价值。如果没有这

个“巨大的缺陷”，它怎能成为“晚清写情小说中的奇葩”
( 胡全章 12-5) ? 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作者假借这种叙

事形式塑造了新的个体———他不再是旧思想、旧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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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而是具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的现代人。正因为如此，

这部小说脱离了它的庸俗情节而具有了现代性。

二、晚清小说中的“假凤

虚凰”与“女性想象”

晚清小说在欲望叙述方面还大胆涉足禁忌，即同性

恋的问题。李渔的小说《男孟母教合三迁》就是典型的例

子。故事的主人公尤瑞郎为了向自己的“丈夫”表白心

迹，自切男根。后来，“丈夫”蒙冤死后，他含辛茹苦地将

“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养大，帮助他考中了科举，并在

京畿做了高官。尤瑞郎的善行终于为他赢得了“男孟母”
的称号。韩南认为，这一故事不仅突破中国传统小说的

叙事模式( “异性恋爱”、“异性婚姻”、“烈妇贞女”) ，而且

大胆挑战了已成定规的封建伦理( “创造”100) 。这一评

价有些夸大，或者说，他并没有看到这部小说的限度。这

部小说看似戏弄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成规，特别是根深蒂

固的异性恋关系，然而，难以抹除的是它在人物设计和情

节编织方面所潜藏的父权制痕迹。因为在李渔的眼里，

尤瑞郎不是一个“男同志”( Gay) ，而是一个十足的“女

人”，他自切男根就是这一性别身份的彻底完成。
后来，陈森在小说《品花宝鉴》中也倾力描摹一出男

扮女装、假凤虚凰的好戏。但是，小说在人物的设计上也

暴露出和李渔作品同样的弊病。主人公杜琴言尽管被塑

造成一个理想的爱欲形象，但是，“他受赞叹的原因，不在

于他本身，而在于他所形似的人物。在小说中他从来没

有被视为实实在在的欲望目标，因为在欲望的辩证关系

中，他本人只是一个代替品。小说的无形动力很吊诡的

是‘女人’而不是( 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 男人”( 王德威

80) 。由于性别模式的误嵌，所以王德威认为，“陈森因袭

传统为女性而设的修辞论述来描写那些易弁而钗的男

子，这与其说颠覆了，不如说强化了旧有的异性爱欲的纲

领; 而原所谓的为女性而设的修辞论述，根本是源出于以

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所谓的佳人美色，其实是满足了

男性作家及读者的想象，女性多半无缘置喙”( 79) 。

在晚清社会，女性应该如何走出父权制的阴影，并且

完成自身的性别确认? 带着夸张的修辞，梁启超提到了

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

夫人; 十九世纪欧洲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

故? 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

国大革命之母故”( 夏晓虹 346) 。为了塑造新式国民，梁

启超搬出了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女英雄，并倡导广大作家

要以她为榜样塑造女性形象。在小说《女子权》中，思琦

斋就刻画了“贞娘”这个东方式的罗兰夫人。她不但敢于

反抗自己的婚姻，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甚至创办女

报《女子市民》，开启民智。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也富

有革命意义，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借用欧洲历史来强调女

性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他从埃及女王的历史故事中得

到灵感，宣称中国男人的软弱无能，并且把建立独立国家

的希望寄托在一些非凡女性的身上。在天香院———一个

被设想成乌托邦的女性王国———里，她们发明了很多的

高科技，包括电车、电报、机枪、麦克风、自动进食系统和

人工授精。“当作者将女性与现代的进步观念和科学技

术联系在一起时，他强调要冲出男性的束缚，保持女性的

纯洁和独立，并废黜爱、色欲和性本能”( 刘剑梅 282 ) 。
刘剑梅认为，海天独啸子所提出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话语，

在压抑男性的同时，其实也去除了女性的身份特征，因为

她们最终成为了未来民族国家的政治代言人。事实上，

她们并没有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也从来没有获得

作为女性个体的主体性。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到底如何来想象女性? 作为

历史小说，曾朴的《孽海花》把女性形象从乌托邦的王国

带回到现实之中，塑造了傅彩云这个身份混杂的形象。
王德威给予了她这样的评价: “傅彩云既是肆无忌惮的

妖，又是自我解放的新女性; 既是骇人听闻的悍妇，又是

革命女英雄”( 44 ) 。她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妓院和家庭之

间，家与国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更有趣的是，复杂的

角色身份使她逾越了社会空间的边界和传统的道德边

界，逾越了旧道德对中国女性的束缚与限制。她基本按

照自己的欲望本能行事，敢于践踏所谓的“三从四德”，不

怕公开和不同男人所发生的风流韵事，其中包括八国联

军的首领瓦德西。当金钧发现她与人通奸而气急败坏地

质问她时，她不但毫无惧色，还大胆地为自己辩护:

“可我倒是要问声老爷，我到底算老爷的正

妻呢，还是姨娘?”雯青道:“正妻便怎样?”彩云

忙接口道:“我是正妻，今天出了你的丑，坏了你

的门风，叫你从此做不成人、说不响话，那也没

有别的，就请你赐一把刀，赏一条绳，杀呀勒呀，

但凭老 爷 处 置，我 死 不 皱 眉。”雯 青 道: “姨 娘

呢?”彩云摇着头道:“那可又是一说。你们看着

姨娘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候抱在怀里、放在

膝上，宝呀贝呀的捧; 一不好，赶出的、发配的、

送人的，道儿多着呢! 就讲我，算 你 待 我 好 点

儿，我的性情，你该知道了; 我的出身，你该明白

了。当初讨我的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

四德、七贞九烈，这会儿做出点儿不如你意的事

情，也没什么稀罕。你要顾着后半世快乐，留个

贴心服侍的人，离不开我，那翻江倒海，只好凭

我去干。要不然，看我伺候你几年的份，放我一

条生路。我不过坏了自己罢了，没干碍你金大

人什么事。这么说，我就不必 一 死，也 犯 不 着

死。若说要我改邪归正，啊呀! 江山可改，本性

难移。老实说，只怕你也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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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的欲望叙述与现代性

着你的本事嘎!”( 曾朴 246)

这段话，可以说是声色俱厉，透露出强烈的反抗气

息。它反抗的对象不仅仅是封建的道德伦理，还有男女

之间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她用戏仿的方式嘲笑了几千

年来中国男性规定的妻妾成群的制度。通过对男性思维

逻辑的模拟，她表面上似乎重复和加强了男性话语，其实

却在重复的过程中解构了男权主义话语。更重要的是，

傅彩云不仅讽刺了旧的性别认同，而且成功地表达了她

个人的声音”( 刘剑梅 289) 。正是在这点上，曾朴的《孽

海花》比起思琦斋的《女子权》和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
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说，傅彩云作

为“时代新人”的形象是有问题的，这不是由于她的身份

( 妓女和侍妾) ，而是由于性。曾朴在设计这个人物的过

程中，将她的一切都建立在本能欲望的基础上，包括她后

来成为拯救民族危难的女英雄，也不过是淫荡结果的巧

合———与联军统帅瓦德西偷情的副产品，这如果不是矫

情，那就是作为男性作家在想象女性时难以摆脱的父权

制思维。所以，过分夸大这一小说人物的价值，或者将她

确立为过渡时代的“新女性”，显然有失公允。这一缺陷，

援引李欧梵的话说，就是晚清小说家“未完成的现代性”。

三、晚清小说中的“城市

书写”与“欲望表征”

《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不仅是晚清狭邪小说的

代表，同时也被研究者推为以“近真”笔法描写城市生活

的力作。“这两部小说都为我们提供了中心城区的精确

路线，列出了街巷名目，这是它们区别于前人小说的一个

特征”( 韩南，“中国”32) 。对此，韩南以《风月梦》为例指

出，“与地理学家不同的是，小说家向读者展示一个城市，

根据的往往是他笔下人物的观察和活动，可以说，也就是

目力所及，足迹所涉的城市。他更能向我们展示人们对

一个城市，对它的文化和传统的观感和理解，一句话，即

对它的精神气质的观感和理解。就这两方面来说，《风月

梦》在中国小说中都堪称是一个新的发展”( “中国”33) 。
小说第三回，陆书在姑爹家安歇一宿，第二天清早起来带

着小喜子拜访朋友袁猷，小说对他们的行走路线展开了

照相式的描写:

小肠小 喜 子 拿 着 拜 贴，捧 着 小 帽，夹 着 衣

包，拎着水烟口袋跟随出了姑爹家大门。由南

河下到了常镇道衙署前，那照壁紧对着钞关关

城 门，那 里 是 水 马 头，来 往 行 人 拥 挤 不 开。
［……］陆书行过常镇道衙门，转弯到了埂子大

街，见有许多戴春林香货店。也有的柜台前许

多人，买香货的、买油粉的纷纷拥挤; 也有的柜

外冷冷清清。陆书初到扬州，不知何故，又不便

问人，遂过了太平马头，到了小东门外四岔路

口，问了店面上人路淫，一直向北，进了大儒坊，

过了 南 柳 巷，到 了 北 柳 巷，问 到 袁 猷 家 门 首。
( 邗上蒙人 11)

这样的文字在小说中俯拾皆是，它们不仅增强了小

说的现场感，而且织就了作者和读者对城市的想象。在

谈到都市文化时，我们通常关注的仅是它的物质层面，而

对它的表征形式———呈现在书籍、广告、影视媒体上———
往往容易忽视。李欧梵认为，都市物质文化的基础和想

象的层次之间其实是互动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能够刺激

人们对都市的想象，反过来，人们对都市的想象也能够推

动物质文化的发展，虽然有时并不那么直接( 126) 。

事实上，城市不仅仅是地理学上的客观存在，它还是

一个欲望化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都被金钱和

欲望推搡着。为了谋利，尔虞我诈，弱肉强食。《风月梦》
第二回叙及绠子街妓院“坠子家”新买来一个女孩，名叫

秀红，被老鸨百般折磨，十六岁就做了娼妓。《海上花列

传》中的“讨人”也是妓院买来揽客的女孩，有的“讨人”
因为木讷，经常遭老鸨的毒打。妓女杨媛媛和赌场老板

周少和串通，设局骗取恩客李鹤汀数万洋钱。妓女黄翠

凤原本是罗子富的相好，却暗中配合老鸨窃取了他装有

公司重要文件的拜盒，然后对他敲诈勒索。洪善卿虽然

身为参店老板，却以帮闲为业，整天帮着为人调停事端，

从中谋取丰厚的回扣。在大都市里，货币经济是权衡人

情的唯一标准，“货币经济所造成的现实生活的计算之精

确性，对应于自然科学的理念，也就是说，把整个世界转

化成一个算术问题，把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固定在一个数

学公式之中。正是货币经济使得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都

充满了权衡、算计、清点，以及把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

值”( 西美尔 210) 。
人情薄如纸，私利厚于天，这是这两部小说共同呈现

的城市镜像。在《海上花列传》中，来自农村的张小村在

米行找到了工作就瞧不起一同来上海淘金的赵朴斋。赵

朴斋在拉东洋车时，熟人唯恐避之不及，甚至包括自己的

亲娘舅。当他后来富裕起来，衣着光纤时，别人又另眼相

看。义中粮行的伙计吴松桥嫌自己的父亲无能，拒不相

认。面对亲姐妹的困境，洪善卿表现得竟然冷漠无情。
这就是城市与现代性。路易·沃斯曾将现代城市( 工业

社会) 同传统的乡村( 民俗社会) 进行了对比。他认为，都

市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都市人来源广泛，

背景复杂，兴趣殊异，流动频繁，因此，主宰着民俗社会的

血缘纽带、邻里关系和世袭生活等传统情感不复存在。
都市人需要同大量的他人打交道，但是这种接触式功能

主义的、表面性的、浅尝辄止的、非个性化的。‘都市社会

关系的特征是肤浅、单薄和短暂。’共同情感的缺乏、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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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居无定所、阶层和地位的差异、职业分工引起的

个体的单子化，使人和人之间的沟壑加深，在密密麻麻的

人群中，个体并没有被温暖所包围，而是倍感孤独”( 汪民

安，《现代性》12—13 ) 。用爱伦·坡的话说，在都市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群中的人”( 151) 。
《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都是怀才不遇的市

井文人。他们生活在极端物化的城市之中，对于世态人

情可谓烂熟于心。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历史的车

轮，根本无法摆脱社会的现代性，所以他们只能在自己的

作品中寻找精神的安顿。邗上蒙人一方面极力描述扬州

的繁华景象，另一方面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传统的乡村。
韩邦庆则设想了一个城市中的方外世界———“一笠园”。
对于他们来说，即便不能像古人那样选择归隐，也可以借

园林适心，这是由凡入圣。通过这种文学方式，不仅能够

化解人们因现代性而造成的情感撕裂，也能够使作家内

心的焦虑得到象征性解决。因此，我们认为晚清狭邪小

说看似淫靡的外表之下，其实也潜藏着作家感时忧世的

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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